
喜事儿，喜事儿， 月

月 日

日国庆节到来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大街，在新村，人们个个喜眉笑脸，

只有王叔叔愁眉苦脸。

“王叔叔，你怎么啦？”我问他。

“嗳，小灵通，我正想找你呢！”王叔叔说，“我要筹备一个群

英会，找不到会场，找不到代表吃饭和住的地方，就连交通也成

问题。小灵通，你眼明耳灵，帮我出个好主意。”

万我带王叔叔来到人民大会堂。会场又高又大，可以坐

人。天花板上的灯像满天星斗，又明又亮。王叔叔居然摇头说：

“代表太多，坐不下。”

我带王叔叔来到北京的西苑旋转餐厅。在那儿吃饭真惬

意，一边吃，餐厅一边旋转，代表们可以尽情欣赏首都风光。王

叔叔说：“代表太高，进不去。”

我带王叔叔来到北京的长城饭店。嗬，那是一个浑身像镜

子一样闪闪发亮的大楼。住在里面，能透过镜子玻璃把外边的

景色看得一清二楚。王叔叔说：“代表太大，住不下。”

我带王叔叔来到首都机场。它是中国最大的机场。在漂亮

的候机楼前，银亮的大客机正在起飞、降落。王叔叔说：“代表太

重，飞机驮不动。”

列又一我带王叔叔来到北京车站。在高大的候车楼前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当作会场，开个“电话会议”，

公里；广州

代表的个子，就有

又大又高又胖又重。

哦，上海代表，就是上海体育馆；广州代表，就是白云宾馆。

就连人民大会堂、西苑旋转餐厅、长城饭店、首都机场大楼、北京

车站大楼，也都是代表！

哦，原来王叔叔要召开新中国建筑群英会。新中国诞生以

来，在祖国大地盖了多少新会场、宾馆、少年宫、居民大楼、邮电

大楼、医院大楼、科研大楼、百货大楼、剧院、厂房、仓库⋯⋯这样

的群英会，当然找不到会场，找不到吃饭和住的地方，就连交通

也成问题。

我给王叔叔出了个好主意：给每一个代表装一部电视电话，

把我们

不就行了吗？

列绿色列车在进进出出。王叔叔说：“代表太胖，火车坐不了。”

奇怪，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代表呢？

王叔叔告诉我，上海代表的腰身，就差不多有

米；还有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代表，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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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秋高气爽，天空湛蓝湛蓝，像一块巨大而又洁净的蓝宝石覆

盖在大地上。秋云多巧，朵朵纤云零零落落地点缀在蓝天的几

个角落。

田野这边，黄橙橙的稻子随风摇摆，远远望去像一片金色的

海洋翻滚着浪滔。田野那边洁白的棉花层层迭迭，远远望去，大

地像穿上了皑皑银装。

多美的秋天啊，到处一派丰收景象。

“当啷、当啷、当啷⋯⋯”阵阵铃声，蹄声得得响，王大爷赶着

一辆满载的马车，从大路上奔驰而过。车上，金灿灿的稻子和银

闪闪的棉花晃晃悠悠的，王大爷那股高兴劲儿和舒服劲儿就甭

提啦。

车子走着，走着，王大爷抚摸着花白的胡子，笑眯眯地唱起

了小曲：

大红花儿开四方，乡亲们呀收获忙。

棉花白来稻穗黄，千车万车运进仓。

丰收忙啊丰收乐，农民齐唱丰收歌。

科学种田就是好，明年再把丰收夺。

稻子一听这句“明年再把丰收夺”，便插嘴问起王大爷来：

“老伯伯，你们明年还种稻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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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晴朗的时候还把它们搬到场上晒

“当然种罗，当然种罗。怎能不种呢？”王大爷笑呵呵地回答

说。

“那我明年住在哪儿呀？是不是还住在我今年住的那块地

里哇？”稻子接着又问。

“明年吗？”王大爷说，“你得搬搬家，搬到今年棉花安家的那

块地里去。”

“老伯伯，你们明年还种棉花吗？”沉默着的棉花，一听王大

爷提到它，这时也打开话匣子问了。

“当然种罗，当然种罗。怎么不种呢？”王大爷和蔼地回答了

棉花的问题。

“稻子明年要住到我今年住的那块地里，那我明年往哪儿去

安家呢？”棉花接着问道。

“明年吗？”王大爷说，“你也得搬搬家，搬到今年稻子住的那

块地里去。”

“干吗要搬家？”稻子和棉花听了以后，异口同声地说：

“我不搬，我不搬，搬来搬去多麻烦。”

“我不搬，我不搬，搬家以后不习惯。”

“喂，喂，你们别瞎嚷嚷。”王大爷连忙说：“到时候，你们就会

明白的！”

⋯”阵阵铃声，蹄声得得响，马车在大路“当啷、当啷、当

上奔驰。稻子和棉花还在嘟嘟囔囔，不愿意搬家。

在仓库里，稻种和棉籽过了一个冬天。王大爷隔几天就来

仓库看望它们一次，有时抓起一把放在手里仔细瞧瞧，有时用鳁

度计量量它们的“体鳁

晒。尽管稻种和棉籽每次都问起“干吗要搬家”，王大爷还是那

句老话：“到时候，你们就会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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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还有那么多氮肥、钾肥、磷肥和

日日盼，夜夜盼，好容易盼到第二年。油菜的黄花开了，紫

云英的红花开了，梨树的白花开了，桃树的粉红花开了。大地回

春了。这一年，大伙儿果然是照着王大爷所说的那样办，把稻秧

插到棉花去年住的那块地里去，把棉籽播到稻子去年住的那块

地里去。

嗨，你的老家可不错哩。”

刚刚种下去的时候，稻秧和棉籽由于不知道干吗要搬家，可

真是憋了一肚子气。可是，过了几天，稻子那满肚子的气便渐渐

地消了，开始喜欢它的新居，爱上这陌生的地方。稻子高兴地对

棉花说：

“怎么，你喜欢上我的老家啦？”棉花有点吃惊。

“你老家的土壤很疏松，透气性好，我的根扎下去很舒服，一

点也不感到气闷。”稻子说，“我马上要发棵了，像你老家这样疏

松透气的土壤，很有利于我的发棵。发棵多了，将来抽穗就多，

产量就高。”

“你倒是在我老家扎下根了。可是，现在我呢？”棉花有点生

气地说：“你的老家去年让你泡了一年水，今年我住下来了，虽然

再也不泡水，可是，土壤已叫你弄得硬绷绷的，我的根扎下去很

困难。哼，同你交换宿舍，一点也没好处。”

稻子听了，笑而不语。

进土壤深处一瞧

又过了几天，棉花那满肚子的气，也渐渐消了，居然也喜欢

上它的新居。棉花高兴地对稻子说：“咦，你的老家也挺不错哩。

我的根伸



表示同意稻子

水分，要知道，我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稻子笑着回答说：“这

就是我给你留下的礼物。因为我的根短，没有你的根扎得那么

深，所以我只能吃掉土壤表层里的养料，而深层土壤里的好东

西，我就没法吃了。这么看来，我们俩交换了一下宿舍，互相帮

助，真是非常好呀！”

这时，微风吹拂，只见棉花在不住地点头

刚才的意见。

不久，稻子又用心地找出一个搬家的好处。稻子对棉花说：

“去年，在我住的那块田里，杂草多。王大爷说，‘田里长杂草，好

比毒蛇咬’。于是，他便带领大伙儿三番五次下水田除草，还喷

洒了化学除草剂。今年住到你的老家里来，好像杂草长得少

了。”

棉花听了，也似有发现地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去年，在

我住的那块田里，杂草也很多，老是跟我抢肥料、争阳光、夺水

分。可是，今年住到你的老家来，杂草也变少了。杂草一向是

‘老顽固’，很难除干净。可是，我们俩交换了一下宿舍，怎么会

一下子都变少了呢？”

它们俩仔细一捉摸，弄明白了。水稻对棉花说：“我熟悉我

田里的杂草，像稗草、水草、三棱草等等，都只能在水田里生长。

今年换成你来住，变成了旱田，这下子这些小坏蛋不能发芽生

长，也无法捣蛋了。”

棉花也对水稻说：“我熟悉我田里的杂草，像小青草、蟋蟀

草、马齿苋等等，都只能在旱田里生长。今年换成你来往，成天

泡在水里，这下子这些杂草也不能生长，也就无法捣蛋了。”

田里除杂草，庄稼长得好。水稻和棉花都长得非常好。到

了烈日炎炎似火烧的盛暑，水稻孕穗，棉花现蕾

然而，有一天，棉花正在和稻子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有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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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东西，老是在它跟前飞来飞去，时上时下，忽左忽右。

“这是什么东西？”棉花并不认识这位长翅膀的不速之客。

“你没见过它吗？它呀，是个大坏蛋，是我们稻子的死敌，叫

做螟蛾。”稻子一看，便咬牙切齿地说，“我最清楚这坏蛋的底细，

它飞呀、飞呀，歇在我的叶子上，产下几十、几百个卵。没几天，

就从卵中爬出一条条小虫子，这小虫子叫螟虫的幼虫。这些幼

虫非常贪吃，从我根部钻进去，把我咬断，让我变成‘枯心苗’而

死掉。如果在抽穗的时候，螟虫的幼虫还会咬断我的茎秆，使我

变成‘白穗’而不结谷子，影响水稻产量。这螟虫的幼虫吃饱了，

吃胖了，就变成蛹，蛹又变成会飞的螟蛾，在我的叶子上再产卵。

这坏蛋每年要这样循环繁殖三四代，害死我多少兄弟姐妹！不

仅如此，到了每年秋天，它还把卵产在我的根里，躲在稻根里过

冬。到了第二年，又钻出来吃稻秆，真是坏透了。”

“啊呀，那可怎么办呀？”棉花一听稻子讲螟虫这么历害，未

免有点害怕。

“不用怕，不用怕。”稻子连忙安慰棉花说：“这坏蛋只能欺侮

欺侮我们稻子，对你一点也办法。”

稻子只顾同棉花说话，忽然觉得自己的头颈上怪痒的，不知

有什么东西在爬着哩。

稻子并不认识自己脖子上的一只跳蚤般“这是什么东西

的小虫子。

是我们棉花的死敌“你没见过它吗？它呀，也是个大坏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拖拉机沿着笔直、宽阔的道路，向前飞驶。车

棉蚜虫。”这一回，是棉花在横眉怒目地进行控诉了。“我最

清楚这坏蛋的底细，它成群结队躲在我的叶子背面，像跳蚤吸血

似地用吸管吮吸着我身上的养分，很快就使我的叶子枯萎，使花

蕾和花过早地脱落，严重影响棉花产量。特别是这家伙的繁殖

力极强，一年可繁殖三十多代！到了冬天，它就把卵产在棉田和

周围的杂草中，第二年再孵化出小棉蚜虫来干坏事。”

“哎哟，那可怎么办呢？”稻子听了棉花的话，也未免有点紧

张。

“不用怕，不用怕。”棉花连忙安慰稻子说，“棉蚜虫它只能欺

侮我，对你却没办法。幸亏我们俩交换了宿舍，使这坏蛋无法施

展伎俩。特别是你喜欢水，田里成天泡水，早把那些越冬的棉蚜

虫大部分都淹死了。”

果真，螟蛾在棉田里飞来飞去，最后一一死去；棉蚜虫在稻

田里爬来爬去，掉进水中被淹死。也有一些螟蛾飞进稻田，也有

一些长翅膀的棉蚜虫飞进棉田，都被王大爷他们用农药杀死了。

制止了螟虫的进攻，稻子长得格外茁壮，一个个稻穗扶摇直

上，纷纷扬花；避免了棉蚜虫的危害，棉花长得格外茂盛，一朵朵

棉花都结成棉桃，纷纷吐絮。这时，稻子和棉花都万分感谢王大

爷的巧安排。

经过一场奋战，这一年秋天，人们迎来了一个比去年更大的

丰收年。

这一年，负责装运稻子和棉花的，还是王大爷。不过，今年

不是用马车装，而是用拖拉机了。一位新来的高中毕业生小李

开着拖拉机，王大爷坐在小李旁边。

突、突、突⋯⋯

上，金灿灿的稻子和银闪闪的棉花晃晃悠悠，王大爷那股高兴劲

儿和舒服劲儿就甭提啦。



拖拉机开着，开着，王大爷抚摸着白胡子，笑眯眯地唱起了

“大红花儿开四方，乡亲们呀丰收忙”的小曲。

在唱完最后一句“明年再把丰收夺”，没等稻子和棉花开口，

王大爷就问起它们来。

王大爷先问稻子道：“你明年住到哪儿去呀？”

稻子笑着回答说：“住到棉花今年住的地方去。”

王大爷问棉花道：“你明年住到哪儿去呀？”

棉花笑着回答说：“住到稻子今年住的地方去。”

王大爷接着又问稻子和棉花道：“干吗要搬家？”

稻子和棉花调皮地学着王大爷那股慢悠悠的说话劲儿，回

答说：“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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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白里夹黑的小花猪和它的兄弟姐妹们

月 日

小白猪、小

黑猪偎倚在一起，眯着眼睛躺在水泥地上，一动也不动地晒太

阳，只是偶尔把大耳朵掀动一下。

晒着，晒着，小花猎听见唰、唰的扫地声，睁开眼睛看了一

下，发现一件不寻常的事儿：咦，怎么只有小张独自在扫猪圈？

小周哪里去了？

小张和小周，都是村里的饲养员，跟小花猪可亲热啦！小周

土生土长，是村里有名的养猪老模范周大爷的孙子，跟爷爷学会

了一手养猪的好本领。小张是高中毕业生，长得非常秀气。她

听说养猪场的猪越养越多，周大爷被调到县里头去当养猪训练

班的“教授”去了，小周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自告奋勇，主动要求

到养猪场当饲养员。他们俩非常热爱集体的猪，整天细心地照

料着小花猪们，一会儿切草，一会儿喂食，一会儿清圈，一会儿刷

毛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们俩是从来不离开养猪场的。

小周今天出去，果然是有要紧的事情。直到中午，他才摇着

小船回来。小张一见，赶忙跑上去给小周系船缆。小花猪、小白

猪、小黑猪也纷纷站了起来，摇晃着大耳朵，甩动着短尾巴，那长

长的嘴巴里不住地发出喃喃的声音，表示欢迎。

小周敞开对襟棉袄，板刷般的平头直冒热气，前额和鼻尖上

渗着汁珠。小花猪见了，心里想，小周一定是从老远的地方摇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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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

东西呢？小花猪伸长头使劲一瞧，唷，不认得

小船舱上盖着板。小张帮小周掀开盖板。船舱里装着什么

一棵棵像卷心

菜似的东西，翡翠般的叶子，胡须般的根。小花猪心里想：“不管

它叫什么菜，总是给我吃的东西吧？小周今天原来是去给我运

新口粮，真是够辛苦的了！”

不过，奇怪的是，小周和小张倒并没有把这些小卷心菜倒给

小花猪，却像捧细瓷碗似的，小心翼冀、轻手轻脚地把它们捧进

一只只小缸缸里。缸子底部倒了河泥，上面倒满清水。这些小

卷心菜居然像鸭子似的，全都飘浮在水面上。

更奇怪的是，小周和小张把这些小缸缸，搬进前几天他们刚

搭好的小棚棚里。这小棚棚南边低，北边高，屋顶是斜着的，朝

着太阳。屋顶用透明的尼龙薄膜覆盖着，棚棚的四周用稻草扎

得严严实实的。

为了看个究意，小花猪跟着小周和小张跑进小棚棚：啊，小

周和小张把小缸缸一只只排得整整齐齐，然后，在缸与缸之间，

垫上一层切碎的稻草，一层猪粪尿，一直垫到差不多同缸唇相

平。

在它的房子里，也挂着一支呢。

刚垫好，小张跑出去，一会儿拿了两支细玻璃管进来，小花

猪一看就认得，这是鳁度表

小张把一支鳁度表挂在稻草墙上，一支浸在小缸缸里。

这时，小花猪见小周和小张稍微空了一些，便再也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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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道：“小周，小张，这小卷心菜怎么长在水上呀？”

“它不是卷心菜，”小周用毛巾拭了拭汗笑着说，“因为它浮

在水上，开花像莲花，大家都叫它‘水浮莲’，也有的叫它‘浮水

莲’。”

“好吃吗？”小花猪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问题。

“吃吃，好吃，又嫩又鲜。为了使你能吃上这好菜，我才从县

里我爷爷的养猪训练班那儿把它运来。”小周说。

“好吃？又嫩又鲜？给我吃一棵，尝尝新好吗？”小花猪听

了，挺高兴地摇耳摆尾，伸出长嘴巴便想吃。

“不行，不行，现在不能给你吃。”小周连忙拦住小花猪，说，

“到了明年，才能给你吃。”

“要到明年？干吗要藏到明年才给我们吃？这些小缸缸里

的水浮莲，就是全都给我们吃，还不够我们吃一顿哩！”小花猪一

听，有点扫兴。

“你别嘴馋，只图眼前好吃。”小周说，“眼下，这么一丁点儿

水浮莲，当然不够你们吃一顿。可是，到了明年天气转暖以后，

你们即使是成天敞开肚皮吃，还吃不了呢！”

“什么？这小缸缸里的一点点东西，我们敞开肚皮吃不了？”

小花猪听了直晃脑袋，实在不相信。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啦！”小周一边说着，一边挥挥手，示意

叫小花猪出去。小周、小张随着小花猪一道出去，然后把门关得

紧紧的，接着又忙着给小花猪们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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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油花、无

整整一个冬天，小周和小张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水浮莲。

他们看看墙上的鳁度计，看看水中的鳁度计，并作好记录。有

时，看到水有点臭味，不符合周大爷讲的“六无”

浮膜、无白霉、无臭味、无青苔、无烂叶”，赶忙换上新鲜的清水。

有几天，气鳁突然回暖，数九严冬中出现“小阳春”，小周连忙把

气窗打开，散散热；有几次，村里广播站广播寒潮紧急警报，小张

赶紧生了个小煤炉，送进小棚棚，给水浮莲取暖。

“哼，小张真有点偏心，连我都没有煤炉取暖呢，倒给水浮莲

生炉子。”小花猪见了，很有点不平，自言自语起来，“还是早一点

给我吃掉拉倒。这些水浮莲，实在太娇气啦！”

度，水浮莲就会被

正巧小张从小棚棚里出来，拿稻草堵塞猪圈窗子上的缝缝，

防止寒风钻进来，小花猪的自言自语全给她听见了。不过，小张

并没有生小花猪的气，反而很和蔼地解释道：“小花猪呀，你别见

怪。水浮莲本来是在南方长大的，老家在广东珠江三角州、海南

岛一带，人家叫它‘广东荷花’。广东非常暖和，那里的孩子连雪

都没见过。小浮莲在那里过惯了暖和的生活，所以难怪它怕冷。

听周大爷说，如果小棚棚里的鳁度低于摄氏

冻死的。所以，在特别冷的时候，要生个炉子给它取暖。”

也是为了取暖。”小张对

“那干吗要在缸缸旁边垫上稻草和我的粪尿呢？”小花猪问。

“这跟生煤炉的道理是一样的

的 做

小花猪说，“你怎么糊涂了？你的新鲜粪尿，浇在稻草上，会发热

这就像在小棚棚里生了一个用‘慢火’加热的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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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鳁床’。再加上尼龙薄膜能透进太阳光，稻草墙壁能挡风保鳁，

就使小棚棚里鳁暖如春。水浮莲这位‘广东佬’住在里面，就像

生活在老家一样舒服。”

“水浮莲太娇气！太娇气！”小花猪仍很不服气说道。

杨柳枝长出绿叶，燕子也从南方飞回来了。大地回春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养猪场前面的水塘里，鸭子呷呷叫着，追逐

着，欢乐地在戏水。

这时，小周和小张打开小棚棚的门，呵，水浮莲长得又绿又

嫩又鲜。小花猪和小白猪、小黑猪一见，赶紧三脚两步跑过来，

用长鼻子嗅了嗅，嘴角直流口水。小花猪问道：“小周，小张，这

水浮莲现在该给我吃了吧？”

“慢着，你别性急。”小周说，“还要等一两个月，才能给你

吃。”“还要等哦？早吃晚吃不是一样吗？我已经等了一个冬天，

才不高兴再等下去咧！”小花猪急不可待地说道。

“早吃跟晚吃大不一样呢！”小周说。

“怎么会大不一样呢？到时候，还不是都照样要进我的肚

子？”小花猪不懂小周的意思。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啦！”小周一边说着，一边同小张一起，

把那些水浮莲从缸里捞出，小心地搬到水塘里。水塘那么大，水

浮莲放进去，就像大饼上点缀了几粒芝麻似的，稀稀拉拉。如果

不注意，还看不出来呢。

春天的太阳，暖烘烘地照着小花猪、小白猪和小黑猪，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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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小水塘。小花猪天天晒太阳，天天注视着小水塘。它常常看

见，小周和小张把小花猪的粪尿倒时小水塘，说是给水浮莲施

肥。

稀拉拉；没几天，变得比芝麻饼上的芝麻还稠

奇迹出现了：本来，水浮莲在小水塘里像大饼上的芝麻，稀

整个小水塘一

片绿色。水面上莲接莲，莲碰莲，水浮莲挤满了小水塘。

小花猪看着，看着，越看越糊涂。趁小周、小张给它冲洗猪

圈时，顺便问道：“水浮莲怎么会越变越多呢？”

水浮莲像孙悟空一样，会‘分身法’。”小周笑着说，“水浮莲

能够不断生出分枝，分枝上又长出一棵水浮莲。一般来说，一棵

水浮莲能长出六棵新水浮莲。你想想，一变六、六变三十六，三

十六变一千二百九十六⋯⋯这样分株繁殖下去，当然就越变越

多。眼下，一株水浮莲在一个月中，能繁殖二三十棵。气鳁越

高，它繁殖越快。到了夏天，一棵水浮莲在一个月中能繁殖成五

六十棵以至上百棵水浮莲。一棵水浮莲从春到秋，可繁殖成五

千到一万棵水浮莲！”

“乖乖！”小花猪听了，目瞪口呆，说：“我怀一胎要好几个月，

一胎能生十几只小猪，这在家畜中已算是繁殖够快的了。可是，

跟水浮莲一比，简直还差十万八千里哩！”

你不会‘分身嘿嘿，猪八戒的本事终不及孙悟空呀

法’。”小周开玩笑地说着。

第二天，好几个农民来到养猪场，同小周、小张一起把水浮



而且真的是敞开肚皮也吃不了。

这下子总可以吃到水浮莲了。可是，他们捞起水浮莲后

船，运到外边去了。

等小周、小张摇着空船回来，小花猪急忙问道：“为什么把水

浮莲运走？你们把它送给谁吃了？”

“慢着，你别性急。”小周还是那句老话，说，“谁也没吃。我

们把这些水浮莲，分别撒到村里所有的河浜、池塘里。江南水

乡，有的是空闲的水面。到了夏天，这些水浮莲一变六、六变三

十六、三十六变一千二百九十六⋯⋯那时，所有的水面都长满水

浮莲。嘿嘿，到了那时，你小花猪真的是敞开肚皮也吃不了！”

果真，到了知了聒噪地叫个不停的时候，小花猪和它的兄弟

姐妹们终于吃到了水浮莲

太阳热辣辣地晒着，一片盛夏景象。每天，人们用水泥船把

水浮莲成船成船地运到养猪场。

喷喷香、甜滋滋，吃

水浮莲真好吃，又鲜又嫩，经过小周、小张的巧“烹调”，那就

更加可口：他们今天给小花猪来了个盐水生拌水浮莲；明天用打

浆机把水浮莲打成细浆，来个水浮莲浆⋯⋯不过，小花猪最爱吃

的，还是那放了酒药、经过发酵的水浮莲

得津津有味。

小花猪每顿都吃水浮莲，肚皮吃得滚瓜溜圆。

斤干水

小周和小张还告诉小花猪，水浮莲的营养可好呢。他们拿

出一份从周大爷那里抄来的材料，念给小花猪听：

斤，粗脂肪浮莲，含有粗蛋白 斤，粗纤维 斤。”另外，还

钙”啦、“维生素”啦、“胡罗卜素”啦含有什么“磷”啦、

小花猪对什么“素”之类虽然听不懂，但是，对味道好吃不好

吃却是非常清楚的。它啧啧地称赞说：“这水浮莲，真是味道又

好吃，营养又丰富。我越吃越爱吃，越吃越喜欢。”小花猪长得毛

莲从小水塘里捞出来。这时，小花猪、小白猪和小黑猪满以为，

竟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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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色光亮，膘肥体壮。

日

“它不光是好吃，营养好，”小周说，“我爷爷还讲过，水浮莲

繁殖快，不占农田，可以充分利用空闲的水面，花工少，收效大。

一亩水面，可以收水浮莲 万到

莲，可作

万斤！四亩水面所收的水浮

头猪全年的饲料。大种水浮莲，以青代粗，以青代

莲养猪是‘穷养肥猪’

精，可以节约许多粗料、精料，节约许多粮食。我们都说，种水浮

用穷办法养出了肥猪。猪多肥多，肥

多粮多，还能进一步促进农业大丰收哩。”

“原来，水浮莲不光是好吃，还有那么多好处哪！”小花猪十

分惊讶。它想了一下，接着又问道：“一亩能收几万、几十万斤水

浮莲，全村收的水浮莲，堆得像小山似的，我一下子怎么也吃不

掉，会不会烂掉呢？”

“怎么会烂掉呢？”小周说，“我们把水浮莲晒干，磨成粉，收

藏起来；也可以把它装在缸中压实，盖上稻草，用泥土封存；还可

以把它切碎，放在缸中踏紧，加满水，这样也能一直保存到冬天，

使你冬天也能吃到青饲料。”

“我们村的水面那么大，收下的水浮莲那么多，我们的肚皮

再大，一年吃到头，也吃不了呀！”小花猪说。

作肥料！”小周说，“我们可以用河泥拌“多下来的，好办

水浮莲、

水浮莲，做成草塘泥；也可以把水浮莲切碎后，在翻地时翻到田

里去，直接作肥料。大种水浮莲以后，每亩可以多施几十担肥

哩。另外，我们还大种水花生，水葫芦。这‘三水’


